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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两年前，我随施工队由济南向安徽
搬迁。在济南的时候，队里养了两条狗，
黑黑和黄黄，它们都是流浪于荒郊野外
的小狗。在岳父和朋友们的精心护养下，
渐渐长大。为了不至于让它们“沦落天
涯”，我们决定带它们一块走。于是黑黑、
黄黄便和我们一起踏上了南下的专车。
这是两条在农村很常见的狗，自它们来
到施工队后便一直形影不离，一个前脚
走，一个后脚跟。黑黑属于沉默寡言型，
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可它体格大，毛色
亮，尤其是那双黑眼睛始终散射着不怒
而威的光芒。黄黄俨然是温柔贤惠的主
妇，黑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到了晚
上，只要周围有脚步声或是风吹草动，它
们就吠个不停，直到一切安静下来，它们
才耳朵贴地，伸长脖子，闭上眼睡去。

一天一夜的颠簸行程，拖盘大车终
于到达安庆的工地。而拖盘车上机动车
斗里的黑黑和黄黄有些“找不着北”了，
一脸的茫然。从北方到南方，两个家伙不
知是水土不服还是恋家的缘故，两三天
没有进食。黑黑时不时望着北方的群山
发呆，而后蜷起身子，把脖子转到身后，
嘴巴靠在后腿上，开始“思考人生”。

时间一长，两个伙计又开始沾油水
了。厨师老陈，也就是我岳父，每天都像
往常一样把饭堂剩下的米饭馒头菜汤倒
在盆里，一天的饭食也就有着落了。有时
岳父一个人闷了也会出去走走，背着手，
听着收音机。他前面走，两个伙计后面
跟。这是老岳父在济南亲手养大的狗，自
然是有感情的。夕阳下，岳父坐在异乡飘
散着油菜花香的土堆上，黑黑和黄黄也
俯首帖耳地偎在岳父身边，温馨的画面
像是瞬间走进了油画框。

随着工地生活的深入，两个伙计渐
渐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它们时常在附
近转转，也交了一些狗朋犬友。狗和人一
样，处久了难免有起摩擦的时候。或是因
同伴夺它的一块骨头，或是受到无端挑
衅，黑黑总会向对方咆哮着发出警告，黄
黄也夫唱妇随地伸长脖子冲对方狂吠。
对方一看这阵势，也便敛了威风，不再造
次。可是，尽管被黑黑和黄黄“武力恫
吓”，那只咖啡色的小狮子狗依然不依不
饶地跟着黄黄，它时不时用湿漉漉的舌
头去舔它或是用嘴巴拱它的脖子。黑黑
见它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敢夺其所
爱，便对小狮子狗发起攻击。小狮子狗似
乎早有防备，拉开架式，一副欲与黑黑拼
个你死我活的样子。这和我们人类多么
相像，在感情问题上，谁也不想让步。

最终还是黑黑选择了包容。两个“情
敌”怒目而视了一段时间，都敛了威风。
黑黑一声不响地掉头走向院子，黄黄习
惯性地尾随其后，小狮子狗许久没有离
开，眼睛里多了些缠绵和不舍。后来我们
才发现，这小狮子狗已多日无家可回了。
日子一长，黑黑和黄黄也顺理成章地把
它带回了家，此后我们便按它的毛发颜
色命名，叫它“褐褐”。褐褐活泼开朗，讨
人喜欢，它从不抢食也从不挑食，毛茸茸
的尾巴时不时地摇动着。它几乎忘记了
自己曾经是一只疲于流浪的狗。我常常

想，当它的玩伴们让主人一个一个唤回
家的时候，它是怎样挨过漫漫长夜的呢？
它的孤独是不是和人一样，在黎明时分
找到出口？

跟狗狗们的缘分还不止于此。黄昏
时分，当皖江的拍岸涛声和渔船摇橹的
声音响起时，想家的思绪倏然而生。那天
沿皖江西路向回走，看着西天的云层渐
渐变暗，心似乎一下被掏空，这种难于言
说的感情或许就是乡愁吧。我习惯性地
爬上装载机，靠着车后背坐下，刚要启
动，就听到车底有吱吱的叫声。赶忙下
车，只见发动机下面有两只毛茸茸的小
狗偎在一块，一只灰色的，一只黑白相间
的花色。我想这两个小家伙要么是走失
了，要么是被遗弃了。我下车，冲它们打
个手势，轻轻唤了一声，两只小狗就摇晃
着身子走过来。它们太小了，我竟能把它
们捧在手里，看样子也就刚刚满月吧。

我小心地把它们抱回院子里，两只
小狗刚从我手里滑下，就直奔黄黄，在黄
黄的身子底下拱来拱去，这让黄黄手足
无措。看来它们把黄黄当成妈妈了。我们
也给两只小狗取了名字：灰灰，花花。

爱上一群无家可回的狗狗，与生俱
来的孤独感多少得到排遣，也算是“同病
相怜”吧。每次落日收工，吃过饭，一个人
在皖江畔徘徊的时候，狗狗们总会前呼
后拥地陪在我左右。它们善感的眼睛、温
顺的神情瞬间将我感染。当我坐下来，调
皮的褐褐会冷不丁跳到我的双膝上，用
一双敏感的眼睛与我对视。黑黑蜷坐一
会儿，走开了，而后黄黄也跟着走了，真
有些不离不弃的味道。灰灰和花花简直
一对“青梅竹马”，头靠头尾交尾地卧着，
下巴抵在两只前脚上，一动不动地打量
着堤坝上来来回回的人流。能把平凡的
日子过得如此惬意又坦然的，恐怕只有
狗狗了。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它们心里在
想什么。

狗狗们风花雪月的世界里不只有平
静如水的生活点滴，也有悲欢离合、儿女
情长。随着黑黑和黄黄近几个月的爱情
长跑，终于喜得贵子，一口气生下八个小
狗崽。只是生不逢时，八个小生命正赶上
安庆百年不遇的一场大雪，由于寒冷和
奶水不足以及我们的照顾不周，狗狗们
出生第三天便死掉了四个，黄黄用嘴巴
把它们叼到一块，喘着粗气围着来回打
转，那份焦灼与不安、伤心与无助看得人
心酸。黑黑也变得暴躁不安，不让人靠
近，即便我们给小狗崽们喂食它都狂吠
不止。褐褐支着两条前腿蹲在地上，忧郁
的眼神好久没有移开。灰灰和花花不住
地用鼻子互相拱来拱去……对于痛苦和
绝望的来临，它们和人类一样有着自己
的表达方式。

褐褐天性难耐寂寞，没几日又把一
个“白雪公主”领回家来，这是一条杂交
贵宾犬，活泼好动，白白净净的毛一根一
根地直竖着，咕噜咕噜的眼睛里似乎永
远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朋友们都特别
喜欢这只特立独行的狗狗，亲切地唤它

“白白”。自此，褐褐不再招惹黄黄，常与
白白一起在沙堆上打洞筑穴，一起在野

外觅食、游泳，一起在阳光下打盹儿……
祸不单行，黄黄刚从丧子之痛的阴

影中走出来没多久，剩下的四只小狗又
莫名其妙地死掉两只。这让黄黄悲痛不
已。每天黄昏之后，它便领着仅剩的两个
子女穿过堤坝，用嘶哑的声音吠个不停。
它仅有的两个孩子棕棕和斑斑也用稚嫩
的叫声表达着对死去伙伴的思念。这悲
痛的哀号竟引来一只烈狗的无端挑衅，
它的块头要盖过黄黄，摇晃着尾巴就向
黄黄扑来。黄黄没有防备，刚站直身子就
被扑了个趔趄，棕棕和斑斑有些不知所
措，本能地跳到一侧，而后站直身子冲烈
狗狂吠不止。黄黄即刻调转身子冲烈狗
发起攻击，死死地咬住它的脖子。这个时
候，褐褐和白白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像一
对雌雄剑直指烈狗的腹部。烈狗被彻底
激怒，抽身而出，转身咬住了黄黄的大
腿，黄黄本能地叫了一声。好在黑黑来得
及时，当烈狗看到黑黑那双不怒而威的
眼晴时，瞬间威风全无，在几只狗狗的包
围中寻个空当狼狈逃窜。

黄黄受伤了，腿部的血和毛黏在一
块。我们给它包扎伤口，敷了药。只是一
连几天，伤口不见好，却感染得厉害。更
让我不解的是，它好像是有意躲着我们，
趴在一个角落里，不时用舌头舔舐自己
的伤口。黑黑在离它不远的地方趴着，眼
睛一瞬不离地望着它，像是守护，像是安
慰。黑黑深邃阴郁的眼神里，似乎藏着一
种不祥的预感。

黄黄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可怜棕
棕和斑斑，一连几天滴水不进。它们因找
不到归宿而满院子转圈，直到累了，才挨
着褐褐的身子慢慢睡去。还有黑黑，这个
颇具“大男子主义”的狗狗也黯然神伤，
一连几天都要去堤坝，也就是黄黄和烈
狗打架的地方，张望许久。你永远猜不透
它们心里装着些什么，思念、缅怀、仇恨，
还是……

工期临近尾声，我们计划着往回撤
了。由于长途运输困难，我们打算把狗狗
们送人，一来让狗狗们都有个好主人，二
来不至于跟着我们四处流浪。尽管心中
有诸多不舍，也只能忍痛割爱。把狗狗们
送出的第二天，我们就赶着回济南了。坐
上车，道路两旁的油菜花从车窗闪过，皖
江的涛声也止住了轰响，只有狗狗们可
爱的影子一次又一次在眼前闪现，一想
起它们，我的泪水又来了……

我扭过头，透过后窗，隐约看到一白
一黑两个影子向前赶来，迈着碎小的步
子，划桨一样摇动着身子向这边紧追慢
赶。我揉了揉眼睛，没错，褐褐和白白！我
舍不得它们，它们竟然也放不下我们！司
机停下车，我跳下车，喜极而泣，褐褐和
白白还在卖力地朝我追赶，我俯下身子
伸开双臂，等待它们跳到我的怀抱里。

它们终于扑到我的怀里，大口大口
地喘着粗气，用湿漉漉的舌头舔我的脸
颊，用毛茸茸的脑袋拱我的下巴，用乌溜
溜的眼睛打探我的内心。看着眼前这对
小情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再也没有理
由把它们丢下……

在我的生命中，你们曾经来过。

我与狗狗们的悲欢往事

□梁学伟

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的食物》
百读不厌，故乡的食物亦是永远
吃不厌。无论走过多少路，过了多
少桥，吃过多少佳肴，念念于心的
还是故乡的食物。它们平凡不起
眼，是食物里的小角色，可它们却
是我们曾经生活的一部分，天然
的亲切感凝聚成一颗珍珠，岁月
流转，不仅不会蒙尘，还会愈加明
亮。食物的味美不单单是舌尖的，
还是心灵上的印迹。舌尖上的味
觉转瞬即逝，心却会记住。

炒米和焦屑、鸭蛋、咸菜汤，
是汪曾祺先生故乡的食物。炒米
和焦屑、咸菜汤，我没有吃过，可
是当我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我
会因为汪曾祺先生的亲切而觉得
它们离我很近。这大概就是故乡
食物共有的质地。虽然地域不同、
习俗不同，但故乡二字已在无形
里温软着奔波漂游的尘心。

青麦仁是我的故乡豫东大地
上的食物。王安石的《初夏即事》
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
溅溅度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
阴幽草胜花时。”李颀的《送陈章
甫》写道：“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
未落桐阴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
马出门思旧乡。”每每读到，总觉
得就是在写我故乡的风景。四月
南风大麦黄，晴日暖风生麦气。记
忆中，故乡的初夏就是这样子的。

那是阴历四月天，豫东大地
上，风吹麦浪，一派无涯，景色很
壮美。天气越来越热，翻滚的麦浪
渐渐地开始由青变黄。就在这渐
变的过程中，麦粒一日日饱满起
来。

这时候，丰收在望，大人的脸
上总是洋溢着喜悦。他们小心翼
翼摘下两根麦穗，放在手心里，双
手合掌，交错着揉搓，一会儿就把
包裹着麦粒的壳揉掉了，轻轻一
吹，掌心里留下一把一粒粒绿莹
莹的小宝石，这就是青麦仁了。

拈一粒放嘴里，淡淡的甜，淡
淡的清香。其实，在揉搓的过程
中，青麦仁已在散发着特有的新
麦的清香了。小孩子早就等不及
了，眼巴巴地望着大人的手。“好
了，好了，别急，都给你！”大手掌
里的绿宝石倾倒在小手掌里。四
月的南风柔柔地吹着，吹得人心
里温软恬静。

青麦仁可以直接吃，也可以
熬稀饭。摘几把青黄的麦穗带回
家给祖母，她在灶膛口的火上把
麦芒燎去，放在簸箕里慢慢揉搓。
初夏时节，放学一进家门口，见祖
母坐在廊檐下揉麦穗，就知道晚
上有青麦仁稀饭喝。这是盼望了
一年才盼来的美味。青麦仁稀饭
只有这个时令才有，也只有在麦
子成熟之前的短短一段时间，才
是那种令人馋涎欲滴的清香味
道。揉搓干净的青麦仁，淘洗两
遍，放进清水锅里。水开，搅半碗
面糊糊放进锅里，滚两三遍，青麦
仁稀饭就好了。一向不喜欢稀饭
的我，为了吃青麦仁，总要多喝一
碗。

多年后，我在异乡的地铁上
想起故乡广袤的田野，宁静的天
宇下，麦浪滚滚，那些走远了的少
年时光一幕幕清晰地出现在我眼
前。光阴呼啸着向前，当年的大人
年老了，小孩长成了大人，也开始
为生存忙碌奔波，而四月南风里
青麦仁温软的清香总在不经意间
安抚着我。

南风吹过
青麦仁
□耿艳菊

【在人间】

【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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